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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构“新江南文化”促进长三角融合发展 

凌金华 曹璇
1
 

【摘 要】：文化一体化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应有之义。传统江南文化由于“文”不匹“地”、“柔”不

涵“刚”、“小”难见“大”等欠缺与不足，难以满足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现实之需。为此，围绕以长三角城市群

为主、以周边城市为辅的“新江南”版图，凝聚长三角区域文化共识，建构“新江南文化”，打造长三角一体化新

时代文化标识，是当前加快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有效战略选择。 

【关键词】：传统江南文化 新江南文化 长三角一体化 

中共中央、国务院 2019 年 12 月印发的《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》提出：“推动文化资源优化配置，全面提升

区域文化创造力、竞争力和影响力”“继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，共同打造江南文化等区域特色文化品牌”。可见，长三角区域一

体化内含了文化一体化，而“江南文化”则是覆盖面最广、最有代表性的区域文化。如何凝聚长三角区域的文化共识，传承和创

新原有地域概念上的江南文化，打造长三角一体化新时代文化标识，从而满足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现实之需，是当前加快长

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需要回答的时代问卷。 

一、传统江南文化的欠缺与不足 

（一）“文”不匹“地”，传统江南文化的地域归属与长三角规划区域不匹配 

传统“江南”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区域概念，其范围界定有“泛江南”“大江南”“中江南”“小江南”等说法。“泛江南”

是以自然地理方位为划分依据，通常指长江以南地区，包括长江中下游广大区域，其范围过于宽泛，与长三角规划区域相差甚

远。“大江南”是气象学概念，涉及长江至南岭的广大区域，即沪、苏、浙、皖、赣、鄂、湘和福建北部地区，整个长三角规划

区域占不到其面积的一半。“中江南”指沪、浙的全部及苏、皖两省的长江以南部分，它与长三角一体化规划区域范围比较接

近，但它不包含苏、皖两省的长江北岸城市。“小江南”通常是指李伯重的“八府一州说”，即明清时的苏、松、常、镇、宁、

杭、嘉、湖八府及太仓州，即江南“腹心”，但它只是和长三角规划区域的部分城市相重合，其范围远小于长三角规划范围。综

上所述，传统江南地域归属与长三角一体化规划区域均有一定出入，二者不相匹配。 

（二）“小”难见“大”，传统江南文化小格局难以驱动长三角规划区域的大文化协同 

一是传统江南文化的小框架不利于长三角文化一体化大格局的构建。典型的江南更倾向于古代商贸繁荣、经济发达的经济

区——江南“腹心”，这也圈定了江南文化的大体框架：立足于江南核心区，由吴文化、越文化和海派文化为主构成的区域文化。

但这样一来，一些同样具有浓郁江南风情的环太湖外延城市被边缘化，如徽州，历史上徽州与江南“腹心”经济文化联系密切。

可见传统江南文化框架偏小，不能囊括今天的长三角文化形态。二是传统江南文化的小格局不利于长三角文化产业的协同发展。

传统江南文化的框架使视野受限，难免滋生地方文化保护主义，如“梁祝文化争夺战”“胡雪岩籍贯之争”等；还容易诱发地方

文化偏见，从而影响区域文化的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,不利于形成文化一体化发展规划和协同的文化市场体系，使得长三角文化

产业难以做到协同共建和利益共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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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“柔”不涵“刚”，以“柔”为核的传统江南文化不能全面概括长三角的时代精神 

一是温婉柔美的江南文化意象难以匹配长三角一体化大气象。传统江南文化关注的对象，往往局限于草长莺飞、杏花春雨、

小桥流水、粉墙黛瓦等文化意象，着力于表现江南的柔美，甚至将“小桥流水人家”看成江南文化的符号。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

发展作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，旨在打造高质量发展样板区和世界级城市群，要求集中展示推介长三角文化整体形象。因此，传统

江南文化小气象与长三角一体化大气象之间形成了反差。二是扁平单一的江南文化内涵难以充分展现长三角区域文化魅力。江

南文化内涵本是丰富多元的，但主情、尚文的特质过于耀眼，以至于掩盖了其他特点。特别是长三角区域文化，把它放到长江文

明的语境中去看，它同样有“铁肩担道义”的刚强劲健，也有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的血性风骨。因此，传统江南文化难以充分彰

显长三角区域文化魅力，在服务和推进长三角精神文明发展上力度不够。 

二、“新江南文化”的内涵特质 

（一）“新江南”的区域载体与学理探究 

1.“新江南”的区域载体。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梅新林在首届长三角文化论坛上提出了“长三角—新江南”一体化

区域版图，并将其划分为中心区域、次中心区域和外缘区域三个层级。那么，根据《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》规划

范围，“新江南”就是以长三角城市群的 27个城市为中心区，同时辐射周边城市的区域版图。其中心区犹如一幅“雁阵模型”

图，以上海市为雁头，以江苏省南京、无锡等 9市和浙江省杭州、宁波等 9市为左右两翼，以安徽省合肥、芜湖等 8市为雁尾。

相较于传统江南范围，“新江南”既包括了传统江南的核心区——环太湖流域城市（上海、南京、苏州、无锡、常州、镇江、杭

州、嘉兴、湖州），又纳入了长江沿岸、周边城市及长江以南的东南沿海城市（扬州、南通、泰州、盐城、绍兴、宁波、舟山、

金华、台州、温州、合肥、芜湖、滁州、马鞍山、铜陵、池州、安庆、宣城），还辐射到未纳入长三角城市群的沪苏浙皖其他城

市（如徽文化的发源地——皖南的黄山市）。 

2.“新江南”形态的学理探究。当代学者将长江三角洲与传统“江南”相联系，给出“新江南”概念，其实这一观点的提出

有其深厚的学理依据。周振鹤先生在《释江南》中提出“江南不但是一个地域概念——这一概念随着人们地理知识的扩大而变

易，而且还有经济意义——代表一个先进的经济区，同时又是一个文化概念——透视出一个文化发达的范围”，这为当代江南形

态的界定提供了重要思路。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士林在《江南与江南文化的界定及当代形态》中提出“以长三角

城市群为载体的当代江南形态”的观点，其理论基础是“两个基本面”：一是核心地理空间没有变,仍然是长江中下游平原；二

是重要文化资源没有变，古代吴越文化和现代海派文化仍然占重要位置。参照当代江南形态界定的学理基础，如今的长三角城市

群已然成为“新江南”形态的主要载体。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主、以周边城市为辅的“新江南”版图，为完整、全面、立体地诠释

“新江南文化”奠定了基石。 

（二）“新江南文化”的概念诠释 

“新江南”版图决定了其文化内涵，即基于“新江南”版图的区域文化，也是相对传统江南文化的当代江南文化，其本质是

长三角文化。这一文化既要紧贴历史史实，继续传承长三角历史悠久的古典文化，又要结合当代语境，广泛吸收社会主义先进文

化的思想精髓，应是对沪苏浙皖文化的高度概括和凝练，应涵盖长三角地区共同的文化基因和文化资源。特别要强调的是，“新

江南文化”还包括对传统江南文化的当代转化和最新发展。因此，可以把“新江南文化”理解为以吴文化、越文化、海派文化、

徽文化为主体，兼顾长三角其他地域文化（如淮扬文化、皖江文化），充分融入优秀当代文化元素，兼具苏风吴韵、浙风越韵、

徽风皖韵，既具有江南韵味又具有中国气派的长三角文化。 

（三）“新江南文化”的精神特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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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守正的基础上创新，发掘新的文化引擎，提炼新的“江南精神”，也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要求。一是诗性审美。刘

士林曾提出江南文化的“诗性—审美”机能，这也是“新江南文化”的一大特征，如苏州园林、杭州水乡、徽州古民居无不传递

着诗性特质。审美精神还使得长三角人民打开了有精神品位的生活方式，如饮食上“食不厌精”，衣着打扮干净整洁。二是求真

务实。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熊月之指出“务实精神是江南文化的一个鲜明特点”。其实，务实精神在徽商身上尤为突出，徽商

们脚踏实地、艰苦创业、回馈社会，创造了“无徽不成镇”的传奇，成就了“东南邹鲁”的徽州。三是改革创新。长三角的历史

发展进程中闪耀着“革故鼎新、敢为人先”精神。安徽小岗村率先拉开中国对内改革的大幕，浦东勇当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“试

验田”，义乌打造了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，温州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先发地区之一等。四是开放包容。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副所

长周武说：“江南的文化史就是一部不断融汇的历史。”“泰伯奔吴”“衣冠南渡”等让江南文化形成了自觉的开放与包容；今

天的长三角无疑是中国最开放的区域之一，尤其是以“海纳百川”著称的上海，善于兼容并蓄，走在了开放的前沿。 

三、“新江南文化”的价值实现 

将“新江南文化”作为长三角区域文化标识，不仅能为形成长三角文化一体化大格局提供支撑，还能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

化发展注入活力。 

（一）“文”能匹“地”，汇聚长三角规划区域文化共识 

区域文化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内在逻辑，共同的文化基础、文化基因才能增强长三角人民的文化认同感。“新江

南文化”作为针对长三角规划区域“量身打造”的区域文化，相对于传统江南文化，拓展了其外延，丰富了其内涵，在长三角地

区的覆盖面会更广、代表性会更强。它能为沪苏浙皖三省一市一体化发展提供深层次的文化支撑，为三省一市人民的情感沟通、

文化交流架起一座桥梁。因此，“新江南文化”是区域协同合作的共同精神纽带，能够促使长三角人民凝心聚力，从而形成强大

的发展合力。 

（二）体系完整，助推长三角文化一体化格局 

“新江南文化”的大视野、大框架，为长三角文化一体化大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可能。在“新江南文化”的完整体系下，长三

角文化就是一个聚宝盆，有古都文化、水乡文化、运河文化、丝绸文化、诗词文化、商业文化等，而这些文化资源的挖掘、保护

和发展工作，都需要三省一市合作共商、统筹谋划。文化一体化的大格局，能够促进长三角文化产业形成区域一盘棋、发展一张

网的大规划，有利于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文化产业的协同发展。这样，对于区域文化遗产，三省一市就可以齐心协力加大抢救

性保护；在此基础上，还可以推进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社会、当下生活，实现活态传承；进而共同把它做成响亮的区域文化品牌，

让其释放巨大的经济发展动能。在文化一体化大格局下，只要长三角人民秉持共建共享共赢的原则，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

长三角文化产业必将彰显强大的生命力。 

（三）精神丰富，催进长三角一体化快速发展 

“新江南文化”内容丰富、博大精深，既是传统的又是当代的，既突出主体又兼顾其他，既是审美的又是雄浑的，因此能够

匹配长三角一体化的大气象，便于全面展现长三角区域文化魅力。“新江南文化”对于长三角城市群乃至整个区域而言都是宝

贵的精神文化食粮，特别是其中蕴含的诗性审美、求真务实、改革创新、开放包容等文化内涵尤为珍贵。如诗性审美精神可以为

今天的“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”这一奋斗目标服务，指引人们不断去提升生活的质量和品位，指引人们把家园建

设得更加美丽、幸福。再如发扬改革创新精神，能让人们从容面对发展中的难点、痛点和堵点，敢于破除藩篱，敢于尝试探索，

敢于超越自我，敢于抢占先机。因此，正确运用新“江南精神”来指导实践、服务当下，必然能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赋能，

为长三角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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